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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问题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移民对东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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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东亚 ,民族与国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自 20世纪 80年代全球交往加深以来 ,

这些社会所深深认同的在国家范围内民族单一性的观念受到了国际移民的挑战。这些移民多数是

来自亚洲或者是有着亚洲种族血统的拉美人。多元民族社会的出现已经开始了 ,由全球化而引发

的移民和较高收入社会的人口下降对近来及未来数十年的公共政策会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各国的

中央政府继续推行使单一民族国家现实化的政策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市民组织已经在很多情况

下对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现实以及外国工人在他们的社区的生活、工作及社会公平问题做出越来

越积极的回应。这必然对东亚的社会结构及民主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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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移民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结合或者说日益增加

的跨国公司、商品链及金融市场的空间网络形成的

过程 ,而且也是不断增加的大量的人口跨越国界的

社会流动过程。这一过程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后明

显地加快了 ,到 90年代中期已经有 125 000 000人

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国或公民权以外的国家 ,而且这

个数字每年以 2～4百万人的速度增长。[1 ]即使是在

处于经济不景气时期的东亚国家 ,每年从国外来寻

找工作的人也在攀升。[2 ]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 ,东南

亚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的低收入的移民开始被征募

到高收入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来自临近地区和南亚的 10万人涌进了菲律宾 ,

数百万人涌进了马来西亚 ,他们都是低收入社会的

农民或市镇的工人。

与移居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有所不同 ,那些移

民有很多是因为婚姻、战争和自然灾害 ,而到东亚的

移民主要是这样一种形式 :廉价劳动力和家政劳动 ,

例如从菲律宾流到高收入地区的女佣。这是由于迅

速的经济和收入的增长在这些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

建筑、装配和小型制造等被称为 3D ( dirty , danger2
ous ,difficult)行业中出现了长期的劳务短缺的情况。

当地人不愿从事这些职业 ,低收入国家的移民则愿

意填补这些空缺。这种移民方式被称为“现代社会

移民的典型”。[3 ] (第 20页)

过去在国际范围内的民族、种族和文化的多样

性现在已经折射到东亚高收入国家的内部直至地方

社区。与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早期东亚的少数

民族通常只局限于一个或很少几个种族 (例如海外

的华人、南亚的泰米尔人和日本的朝鲜人和台湾人)

不同 ,新的移民的来源更为广泛 ,甚至来自于亚洲之

外。台湾的外国劳工约在 20～30 万之间。其中有

4万人是来自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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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他们在退休的家庭中做家务工作。台湾已经对

廉价的外国劳工非常依赖 ,1999年台湾当局宣布它

将正式允许小企业公开从海外招募工人。[4 ]在新加

坡 ,外国劳工相当于其国内总劳动力的 19 % ,这当

然包括每天从马来西亚来定时做工的工人。在日

本 ,众所周知 ,电子机械、塑料、化工企业、建筑和汽

车部件生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低工资的外国工

人了 ,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也是如此。1994年

一年在亚洲就有 50多万人从低收入国家流动到高

收入国家和地区 ,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各

自分别接收了 30～150万人。实际流动的数量要比

这个数字多得多。

官方统计的数字大大低于实际的移民数量。以

韩国为例 ,政府估计在 1998年中期有 123 000未注

册的外国劳工。仅在政府宣布不对于 1998年 12月

至 1999年 3月之间离境的非法移民进行惩罚这一

段时间里 ,就有 47 000 非法移民离境。在日本 ,签

证过期的人 ,其中大多数可以被认为是非法劳工 ,按

照官方的统计每年已超过 30万人。其他方面 ,仅仅

酒吧女招待一个行业 ,至少就有超过 30万人的非法

打工者。[5 ]在日本的外国劳工中妇女占到一半。此

外 ,在日本这样一个或者说任何一个较富裕的每年

有 300万人持旅游签证进入的国家中 ,正在打工的

人是说不清的。因此 ,尽管官方公布有 1 400 000注

册的外国人在日本 ,一些证据表明可能有 4 000 000

人正在试图或已经在日本工作。在马来西亚 ,大量

的印度尼西亚人涌入到马来西亚的农村去做农业工

人 ,人数估计在 1～2百万人之间。

在一些移民的来源社会和接收社会之间 ,不仅

正在形成日益密切的移民网络 ,而且还在逐渐形成

一种新的社会现实 ,它超越了移民来源地和接收地

各自地方的、民族国家的甚至区域的文化联系和社

会联系。与此同时 ,某些重要的社会风俗也正在经

历着一个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所具有的意义和

功能 ,无论是按照移民来源地还是按照移民接收地

的标准来衡量 ,都是难以理解的。因此 ,有的学者指

出 ,不能仅仅是“分别孤立地去研究移民来源地或移

居住地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而是对‘移民

系统’内部的社会网络和‘移民链’进行研究。”[3 ]

(第 235页)或许更为深刻的挑战是向单一民族支配

国家的传统观念和事实 :传统上 ,在民族国家形成的

基本事实的基础上 ,人们总是把某一民族与某一国

家联系在一起的 ,例如认为日本是大和民族的国家 ,

韩国和朝鲜是高丽民族的国家 ,马来西亚是马来族

的国家 ,印尼是爪哇人的国家等。这与 300 年来的

历史是一致的 ,但现在正面临着多元化社会日益发

展的挑战。

　　二　移民和非政府组织争取平等的运动与政府

政策的改变

　　随着东亚各国摆脱权威主义的统治和向民主政

治的转变 ,继续实行漠视移民的基本人权的政策变

得日益不得人心了 ,而且也越来越受到外国移民甚

至本国公民的反对。尽管东亚各国的中央政府仍然

能采取非移民化的政策 ,但许多地方政府和社区已

经开始在他们的辖区内采取积极的政策来改变移民

的状况了。

在日本 ,较为普遍也比较容易做的是一些地方

的政府允许在公共场所使用多种语言 ,而且为了移

民的方便地方政府在报道当地事务时除使用日语外

还同时使用其他语言。个别的地方像 Kawasaki市 ,

长期以来它是朝鲜人的聚居地 ,近年来拉美的

Nikkeijn人和菲律宾人也定居在这里 ,市政府与朝

鲜社区共同制定了反对歧视外国移民的政策。这些

政策包括更为直接地向外国移民开放社会和公共服

务设施 ,建立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社区中心。在

Kanagawa区附近 ,建立了一个完全由移民组成的委

员会 ,目的是向地方政府反映移民对公共政策的看

法。Osaka市政府已经提出应该允许家族小企业与

受过训练的外国人签订合同 ,让他们担任熟练工人

的工作。这一动议是对中央政府政策的挑战。该市

最近还决定允许长期定居者有资格被公共机关聘

用 ,而在过去 ,未取得公民资格的人是不能被任何企

业聘用的。

地方政府之所以越来越关注和支持当地移民的

利益 ,主要是由于在地方层面上 ,外国移民经常因为

要求改变不平等的生存条件或政治条件向政府请愿

或抗议。以日本为例 ,合法和非法的入境者在地方

社区中停留的时间正在增加 ,这一事实使他们的要

求经常化和持久化。在合法和非法移民中的这些趋

势正迫使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改善移民的居住条件 ,

提供医疗服务和其他福利保障 ,并为工人及其后代

提供教育。“在这些地方 ,受新移民影响的地方政府

正在填补着由于中央政府”不愿为在日本的移民做

更多的事而留下的空白。地方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

的地方政策措施 ,包括如何防止在外国移民和日本

人之间的摩擦 ,如何使非公民享受到日本人享有的

福利等 ,对于他们融入日本社会及提高对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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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有很大的促进。地方政府当然希望公民与非

公民之间进行合作 ,希望它们制定的有关外国移民

的政策能够引导人们建立一种新型的‘与外国人共

存的社区’。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进一步向着绕过中

央政府为非日本人取得日本社会成员地位设置的障

碍的方向努力 ,它们实际上正把外国移民当做‘地方

公民’。地方政府的政策构成了一种潜在的迹象 ,使

人们重新考虑过去在人们的观念中占支配地位的关

于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

然而 ,东亚各国甚至一国内部各地方政府对移

民问题的回应是不同的 ,并且趋势是按照国际移民

的不平衡的分布而做出不同的回应。移民人口较多

的地方的政府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大 ,因而可能较早

地为改善移民环境制定出政策和计划 ;并且 ,国内的

政治制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与日本的情况

有所不同 ,在东亚其他的移民国家和地区 ,大多数的

情况是 ,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责任政府或者不存在 ,或

者很弱。各国还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有较大作为的

地方政府 ,它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那样的宪法地位

来采取行动。

支持移民的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似乎更加积极 ,

这类组织已经在地方层面上出现了。宗教组织通常

走在支持移民争取权利的前列。这类非政府组织也

像其他的非政府组织一样正伴随着政治自由和市民

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与国家和私人机构并列构成了

第三种社会利益组织。

在日本 ,据 1997年的统计有 145个支持移民争

取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在东京 ,有一个叫 Zentoitsu

的劳工组织吸收了 570名外国工人。另一个由日本

妇女基督教禁欲组织建立的名为“爱与和平非常家

园”的组织 ( HEL P) ,为外国移民妇女建立了紧急家

园 ,在被救的妇女中有很多都是在陷入卖淫业的。

这个组织在 1986年～1997年间为 2 000名妇女提

供了庇护和服务。东京市政府也资助了该组织的活

动。在韩国 ,在 1997年后期经济危机来临后 ,非政

府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为移民工人提供合法的

保护。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止他们被大量的解雇 ,

当时移民工人的大量失业导致了他们无依无靠 ,甚

至没有回家的费用。此外 ,当时很多企业都采取一

种非法的但非常广泛的手段 ,它们解雇长期的合同

工人尤其是外国工人 ,然后通过就业部门按照临时

工来重新雇佣这些被解雇的工人 ,只给他们发相当

于原来 60 %的工资。在 1997 年临时工的数量由

335 000人骤然上升到 4 200 000人 ,日工的数量由

93 000人上升到 1 890 000人 ,而长期工的数量则由

7 133 000人下降到 244 000人。非政府组织反对企

业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当地公民与外国工人当时

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移民工人联合委员会”的不受

政府控制的工会组织 ,极力要求政府取消它的“工业

技术训练计划”。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 ,只有接受这

个计划提供的培训 ,才能获得工作 ,因此这是移民取

得合法工作的惟一渠道。但它并不像计划中承诺的

那样提供技术训练 ,而只提供那些进行长时间工作

而工资很低的廉价劳动的培训。移民工人联合委员

会建议政府实行同工同酬政策 ,实行像国际人权宪

章那样的种族平等政策。

除了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外 ,东亚少数国家

的中央政府的某些部门在日本事务上和政策上也采

取了一些支持外籍工人的行动。尤其是随着民主化

的推进 ,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被迫制定出一些使外

籍工人获得像本国公民一样的工作权利的法规 ,这

就构成了向其他一些未采取这种举措的部门的合法

性的挑战。结果是 ,当中政府的某些部门致力于控

制边界 ,根据国家经济的状况而造就一种吸入或逐

出移民的拉锯局面时 ,其他的政府部门和许多地方

政府则迫于它们的统治过程中的压力 ,根据移民的

现状 ,考虑移民的困境 ,进行了支持移民的政府改

革。

　　三　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民主化

随着国际移民劳工的大量增加 ,边界变得更容

易穿越 ,关闭边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通过控制移

民来调节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

在东亚 ,边界的被冲垮是由于想要成为移民的那种

坚持不懈的动力和冲击力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

用 ,具体来说 ,就是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移

居都有着适宜的发生环境 :在民族国家之间扩大的

收入差距构成了移民的基本动力 ;高收入国家人口

的急剧减少以及长期缺乏非熟练和低收入的工人也

是一个重要动因 ;由于全球的通讯和交通运输的革

命性进步而装备起来的职业征募者、移民贩子以及

政府使移民的管道更为制度化 ,这无疑也加速了移

民的流动 ;最后 ,在移民接收国的以改善移居者生活

环境为宗旨的组织和运动的兴起不但在狭义上推动

着移民运动的发展 ,而且还在广义上发展了移民运

动 ,即改变着移民的生存环境和接收社会的制度。

世界到处都发生着种族、民族、阶级和种性间的

冲突 ,这种斗争深深地打着地理空间的烙印 ,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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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着当地社会的结构。在东亚 ,最明显和最多的

情况是以国际劳工移民的形式对国界和民族国家的

冲击。尽管那些政府、企业和社区试图通过对边界

的控制来选择那些来自于国外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

移民工人并不仅仅是只想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赚

钱 ,而且要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享有一个人所应享有

的其他权利 ,想要得到爱 ,要组织家庭和生儿育女 ,

还要进行文化和宗教活动 ,生活的与其他人一样。

进而还要争取政治权利。

有证据表明 ,在本地公民和移民之间的互相评

价正在不断地提高 ,交往也在增加 ,各种族之间的较

为密切的社区交际活动日趋频繁。移民不仅对移民

社会产生着政治影响 ,而且对输出地也产生着政治

影响。劳动移民不再仅仅被视为是解决就业问题的

安全阀 ,而是越来越被视为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

重要的资金和人才资源。由于移民社团有着重要的

经济地位 ,所以输出社会越来越重视他们的政治态

度 ,而移民往往也不断对祖国的政策提出批评。

向东亚移民的过程与 20世纪 50和 60年代向

欧洲的移民是不同的 ,当时有数百万客居工人

(guest workers)被带到欧洲的工厂中。自那时以

来 ,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种新的

国际化的劳动分布和资本的跨国化已经消除了促使

低工资国家的劳动力流向发达国家的装配线的压

力。现在发达国家征召移民劳工主要是用于非出口

性的服务业、建筑业和内向型的生产行业。装配线

工作由近海向低收入经济区的转移将最大限度地确

保移民劳动局限于内向型生产。这样一来 ,使移民

更为紧密地与当地城市和社区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

起 ,这样一来 ,像过去那样对他们视而不见、漠不关

心就更为不可能了。

在 21世纪最初几十年中 ,东亚各国的社会结构

将由于人口的变化、区域内和区域外的移民而发生

较大的变化。高收入社会将接受更多的国际移民 ,

外国血统人口的稳定增长将日益挑战过去那种把单

一民族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主导观念。那些在许多

国家长年旅居的“跨国的”移民将变得越来越多 ,处

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经常性的问题 ,

并向在特定的时期一个人只能有一国公民地位的传

统的观念和法律体制的挑战。

当然 ,移民所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也有着向

相反方面发展的趋势。一些国家的移民机构和社会

沙文主义运动相结合 ,尤其是在 20世纪末的经济危

机期间 ,明显地表现出对文化纯净主义和排外情绪

的崇奉。其表现在政府的政策方面是 ,在使用外国

劳工问题上限制的更为严格 ,更为严格地限制移民 ;

在社会领域中是不断发生种族摩察 ,甚至暴力冲突。

这在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香港、台湾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实际上 ,在东亚的移民社会中 ,两种相互矛盾的

观念和社会行为正在发生着碰撞并交织在一起 ,影

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政府的政策。一方面 ,尽管存在

着不断增加的移民趋势以及肯定会来临的多元文化

的时代 ,移民接收社会的很多人仍然不愿接受这样

的现实 ,在他们看来 ,这个国家或社会仍然是他们一

个民族的 ,只要他们愿意 ,仍然可以按照本民族的意

志阻止移民的到来 ,而且也应该这样做。外国移民

持续地涌入在一个多少年以来一直是单一民族与国

家相吻合的、并已深深地持有这种信念的社会中引

起了许多人心灵的震动 ,如果这个国家不再是一个

民族的 ,那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其现实中的

表现也很明显 ,一般来说 ,哪里的移民多 ,哪里就有

夸大种族主义、恐外症和种族优越论的趋势。另一

方面 ,在现实中继续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把移

居者排斥在公民社会之外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移民

中日益增长的对社会公平和安全的基本的人权要

求 ,已经强有力地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了 ,并且可能

会带来一种潜在的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

移民是否能够被以一种平等的方式接纳 ,是否

可以得到表达自己文化和宗教认同的社会空间 ,或

者是使这些外来者一直处于边缘状态 ,处于被剥夺

权利的和社会活动空间狭小的非公民状态 ,是可以

任意支配的工人 ,这些问题将成为地方的、国家的和

国际政治辩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以承认外国移民的

人权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争论的关键问题是把公民身

份与民族或种族分开来看 ,通过承认社会的文化多

元化来超越传统式的民族国家及其以同化来取得公

民地位的方式。一些调查发现 ,日本的某些地方社

会对于多元文化、种族、民族及“共同享有公民地位”

的思想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认同了。人们已经认识

到 ,在这方面 ,社会发展目标已经不再是建立一个种

族之间“彼此隔离和平等的”社会 ,这只是一定历史

阶段的产物 ,而是要建立一个可以自由选择文化认

同的社会。这种选择的宗旨是并不把认同传统的大

和民族 ,例如并不把移居日本的朝鲜人融入大和民

族作为主要目的。开放地接受外来移民并使其在当

地社会与本地公民平等的共生将被证明是一种可能

的国家认同的形式 ,这种选择为正在出现的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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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会找到了出路。

种族或民族与国家认同相分离的挑战是面向所

有社会的 ,并不仅仅是东亚各国。全球各地的发达

和新兴工业化的开放社会几乎都不得不与多种族或

多民族人口的变化和交融达成妥协 ,但是由于东亚

这些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是较封闭的社会正面临着历

史上最大的、来自于全球的移民的压力 ,以及受此影

响的社会变迁过程 ,因而备受关注。无论如何 ,继续

单纯地利用对边界的管理来处理现实的外国劳工问

题 ,将会推迟而不是消除解决国际移民造成的基本

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要求。

市民社会的觉醒和国家的民主化在相当一段时

期内并不一定能挑战过去那种单一民族绝对支配国

家的模式 ,并不一定会使移民受到更为平等的待遇。

这个世界对于这种轻率的、过于乐观的结论有太多

的相反的故事。东亚的一些社会随着权威主义体制

的解体而沿着种族和民族的分界线发生了分裂 ,例

如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的国家则存在着分裂

的隐患。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 ,当社会按照纯洁

民族和种族的理论并使用暴力重新构造自己的时

候 ,“种族清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共产主义

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展望未来 ,这些多样性的情

况预示着国际移民的社会后果仍将依现实世界的关

于民族或种族与国家的一致性和非一致性斗争的后

果 ,在不同的地区将会有不同的表现。然而 ,在发达

的民主国家 ,尤其是在那些文化比较多元化的发达

的民主国家 ,移民社会的成熟显然有利于民主的发

展 ,也会挑战单一民族与支配国家的观念 ,例如在美

国和加拿大。我们还应看到 ,从未来的很长一段时

间来看 ,即使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 ,人类各社会的发

展也不太可能走一条一种文化同化另一种文化的道

路 ,而是走一条自由选择文化认同并相互融合的道

路。与此同时 ,民主的高度发展也必然会促进移民

社会的成熟。而当前沿种族分界线发生的分裂还是

民主社会不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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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gration Influence on the East Asian Society in the Global ization Era

L I Lu - qu , L I Pei - 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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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often associate nation with country in East Asia. But f rom the 1980s ,the firmly rooted idea that

a single nation must be within one country is challen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ost of these migrations

come from Asia or Latin America of Asian extraction. Multiply nation society has come into being. The mi2
grant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pulation descents in a high - income society have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public policy recently and in the near future. Although each central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have its single na2
tion policy ,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civil organization do some reactions on the various nations fact and its life

and equality. All this must give rise to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st ructure and the process of its democratiza2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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